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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根？我也没跟他住在一条弄堂里，我怎
么知道？夏秋莲回答道。

夏秋莲的话让红英一阵气恼，她叫了起
来，道，你！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今天你们会有大
的行动，是不是又和上次一样举行什么武装起
义？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我有事情要先出去，不
奉陪了。夏秋莲说着便往外走去。

红英一把拉住了她，说道，你先
别走，你还没告诉我家根他们去哪
里了，行动几点开始？夏秋莲一把甩
开了她的手，说道，我不知道。
莲儿，你这是要去哪里？夏添的

声音忽然响起在身后。
夏秋莲一回头，看到了夏添充

满关切的神色。父亲不知道何时从
屋内走了出来，他一定已经听到了
她和红英的对话，按照父亲的脾性，
他一定会阻止自己出去，她连忙说
道，爸，我正要去商务印书馆上班。

夏添疑惑地看了看她，说道，这
么早？那个，她说的是不是真的，你
们今天又要有什么行动了？夏添指
了指站在一旁的红英问夏秋莲。
哪有的事？今天杂志要交到印刷车间，所

以时间上有些赶，我想早点到报馆去。
你说的是真的？夏添问道。夏秋莲很确定

地点了点头，说道，若是你们不相信，大可以
跟着我一起去商务印书馆看看。
夏添松下了一口气，说道，我自然是相信

你，我这么问，也是为了你好，我不希望你参
加什么武装行动，我早就说过年轻人应该多
钻研些学问，眼下的时局还是研究学问最安
全了，好了，你去吧。

夏秋莲说了一声“知道了”，转身走出了
院子，红英连忙追了出去，她在身后叫着夏秋
莲，可夏秋莲已经坐上了一辆黄包车，走了，
红英觉得有些无趣，便也离开了。
这一天，红英总是心神不宁的，做什么事

情都提不起劲，眼皮还一直跳个不停，连做饭
切菜，都切到了手指，流了不少血，她觉得今
天搞不好会有血光之灾，她在心里默默地祈
祷，祈祷家根千万别出事。
到了傍晚时分，天都暗了下来，还不见武

家根他们的人影，红英一个人呆坐在亭子间
里，脑子是浑浑噩噩的一团。忽然耳边传来了

炮声，吓得红英一下子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她
知道一定是行动开始了，因为她听家根曾经说
过，第一次武装起义的时候就是约定以炮声为
行动的信号，可惜那炮声一直没有响，才会导
致工人们的行动陷入了混乱之中，那么这一次
炮声响了起来，而且还响了好一阵子，那就意
味着……红英不敢想下去。

蓦地，远处隐约传来了枪声，只
过了一会儿工夫，那枪声便比先前激
烈了不少，这让红英愈发坐立不安
了。不行，她不能坐等家根，她放心不
下他，万一他出事了，她可怎么办？这
样想着，她便朝屋外走去，走了没几
步，她又站下了，她想了想，又折了回
来，拿起搁在屋子角落里的一根粗大
木棍便跑出了屋。

红英跑到了弄堂口，看到街上的
人们一边叫着“打起来了，工人又起
义了”，一边在四处躲避着，她站立着
听了一会儿，便朝着枪声激烈的方向
大步跑去。

跑到了江边，红英看到了家根曾
经指给她看过的“建威”、“建康”两艘
军舰，然而，不知为何在兵舰的边上

还有无数个小黑点，红英定睛看了看，她终于
看清那些小黑点不是其他，却是很多小舢板，
这叫她感到很奇怪，平日里哪会有这么许多
小舢板呢？这时，一阵枪声又响了起来，那枪
声正是从远处传来的，她继续循着枪声跑去。
忽然，黑暗中有几个身影进入了她的眼

帘，只见一个军警正在朝着那几名工人开枪，
她吓得连忙躲到了一边，身边的枪声不绝于
耳，过了一会儿，她悄悄地探出头去，只见已
有两名工人倒在了血泊之中，就在这时，她看
到了武家根和金师傅！
突然，她听到武家根大喊一声：师傅！金师

傅中弹倒在了地上，武家根扑向了金师傅，而
此时，她看到那军警又一次举起了枪瞄准了武
家根，红英的脑子里顿时轰然一声巨响。
不行，她不能让家根受伤，她必须上去帮

他！她握紧了手中的棍子，冲到了军警的身
后，对着他的脑袋就是一棍子，军警一个倒
地，她大叫一声，抡起棍子拼出命去地对着军
警打去，直到那军警昏死过去，躺在地上一动
不动，她才停了手，她朝武家根看去，只见他
紧紧地抱着金师傅，她连忙奔跑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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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女将张琴秋传
李 蕾 杨雪燕

! ! ! ! %&#"五百农妇缴一团白军的枪#的由来

两军阵地相距不远，敌团长的声音妇女
独立营听得一清二楚，奇怪的是，士兵们都呆
着不动，没有人执行命令。敌团长大怒，手提
轻机枪，亲自来到前沿督战。军阀部队里士兵
的地位向来很低，长官对他们举手即打，张嘴
就骂，所以官兵之间矛盾很深。当敌团长端着
机枪往阵地前沿上一站，一副要兴师问罪的
架势，士兵们的不满达到了极点，不仅没有朝
对面的阵地开枪，几个胆大的士兵还公开发
起了牢骚：开枪，开枪，老子当兵十几年了，天
天打仗，就没见过哪一仗是为了保民为国。现
在又跟一群婆娘家斗，自古就说是好男不跟
女斗，就算把这伙婆娘打败了，又算得哪一路
英雄好汉？羞死先人！放着东洋人不打，专打
自家人，算么子英雄！
敌团长恼羞成怒，对着领头抗议的士兵

就是哒哒哒一阵扫射，两个士兵鲜血四溅，当
场死亡。敌团长本想以这种方式杀一儆百，没
想到却引起了矛盾的进一步激化，阵营登时
大乱，士兵们纷纷倒转了枪口。张琴秋把这一
切看在眼里，她不失时机组织女兵们发动了
再次喊话：白军长官打死人了，不顾弟兄们死
活，还替他们卖什么命？兄弟们，掉转枪口吧，
欢迎你们到红军来！
敌军乱了阵脚，官兵之间吵骂声不绝。趁

此机会，张琴秋带领着妇女独立营全体指战
员高喊着冲啊，勇猛地朝敌人阵地上冲去。敌
人乱了阵脚，自顾不暇，包括敌团长在内的大
多数敌人做了俘虏，少数顽抗者被当场击毙
……这就是盛传一时的“五百农妇缴一团白
军的枪”的由来。
四川的《蜀笑通讯》上最先报道了这条消

息，称赞“女将军张琴秋指挥如神”，然后上海
的《中国论坛》英文版又作了转载。张琴秋自
此名声大振，被传得神乎其神，由国内传到国
外。而在敌人那里就越传越离奇。有些国民党
报纸居然把张琴秋说成是“青头红面一身毛，
一天要喝一个小孩的血”，再加上当地民团和
土匪的随意润色，街头“龙门阵”里的张琴秋

变得既像妖，又像神，她的名字就
像《封神演义》里的人物，传遍了
川陕地区的角角落落。
川陕根据地渐成气候，张国

焘的脸上又有了光彩，另外，也使
他有了一定的精力和心情回过头

去重新反刍一些往事。他没有忘记由曾中生
执笔写给他的那封信，还有小河口会议上大
家众口一词对他的批评和指责，他不认为那
是善意的，那明明是别有用心，就是这些人，
倘非心术不正，为什么还企图背着他要去上
海向党中央告他的状？现在，红四方面军发展
了，壮大了，川陕根据地在我张国焘手里创建
起来了，谁还敢说一个“不”字！
他让警卫员去把张琴秋叫来。他认为有

些事情必须先从张琴秋这里搞清楚，同时也
看看她的态度。不过，张国焘也提醒自己，对
待张琴秋和对待曾中生这些人可不一样，一
来，张琴秋不仅是沈泽民的老婆，她本人也是
从莫斯科回来的，据说也曾是“二十八个半布
尔什维克”之一，是王明的人；二来，由于工作
能力和她的脾气性格，张琴秋深得红四方面
军上下的认可，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倒是次要
的。张国焘心里最清楚，他之所以给了她一个
头衔，究其根本，是做给别人看的，他既能把
她扶上去，也就能把她拉下来。不过，张国焘
忖度，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他还是应尽量做
到少交恶，少树敌。

尽管如此，张国焘还是摆出了十足的架
子，他永远把自己放在红四方面军领袖的位置
上。当张琴秋随着张国焘的警卫员走进他住处
的时候，他坐在椅子上，只是轻微地欠了欠身
子。张琴秋在张国焘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
张国焘言归正传。他说，红四方面军自从

跳出鄂豫皖，经历了千难万险，现在总算在川
陕立住了脚，这很不容易。但蒋介石是不会让
我们安稳的，田颂尧之流不是隔三差五就要
来骚扰一下嘛，不过这都是军事上的事，我们
是有能力与他们抗衡的。我想跟你谈的是，作
为政治部主任，你有没有考虑过党内下一步
的工作？我个人总有个看法，右派的活动一刻
也没有停止过，这是目前我们党所面临的最
大的问题，因此，反右派斗争就不能不是我们
的当务之急。我的意思是———还要肃反，肃清
党内、军内的一切破坏革命、取消革命、怀疑
革命的思想和言行！


